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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國神話看妖怪的轉變與宗教之間的關係 

劉政猷 

輔仁大學宗教系博士生 

摘要 

中國神話的歷史悠久，而神話中包羅萬象，其中的妖怪算是最獨特的一類，

從非人的狀態，漸漸開始轉型變人，有了人的情感，想要學人的生活，最後轉型

成功還可以修煉成仙，享世間的香火，還可以庇祐萬民，這個轉折就是宗教的關

連性，自東漢佛教傳入東土，道教也開始發展，這兩大宗教與民間信仰的互相滲

入，產生出豐富且多元的宗教觀念，在這情形之下妖怪的轉變也就開始了多樣的

變化，在人、神、妖三者之間串起了共同關係，開始了妖怪在人、神中間的互動；

然而神的存在與妖怪在人的心理反應上，有著善、惡的兩面，神在保護人，妖怪

在害人，如此一來宗教的力量就不可言喻，而妖怪就是被討伐一方，長久下來人

的善性一面開始了「知錯能改」，進而有益社會，跟宗教的觀念結合，妖怪能知

錯，並改改過向善，一樣可以成神，這個人性光明能與神、妖互通，達到至善的

境界，這也是宗教教化的重要一環，所以妖怪與宗教有著緊密相連的關係。 

關鍵字：妖怪、宗教、民間信仰、神話 

一、前言 

 在中國的長遠的歷史中，從對自然的崇拜，演進到至上神的崇拜，豐富的神

話也就將神、鬼的思想中轉化出了類似半神半鬼的產物，然而這個「妖怪」一詞

也隨著時代的過程，逐漸轉化成人所畏懼或是侵擾人類生活的物種，從具象的動

物轉變成妖，會魅惑人心，使人喪失心智，更有噬人果腹，或是吸取精氣的恐怖

傳言，這妖怪讓人的感受多半是這種故事情節，其中與生活相關的傳言更是不勝

枚舉，然而這樣的故事會令人心生恐懼，為什麼要有這樣的神話？而在這個妖怪

的故事演化也伴隨神的故事出現，這個與民間宗教之間產生了莫大的關係，神性

的位置，也需要妖怪界於人神之間，一方面可以讓神的聖性彰顯，另一方面也讓

人性有比較，從這關係點來探討妖怪與宗教的關係。 

 自中國神話的歷史中，妖怪並不是停滯不變的，從魏晉時期的志怪小說開始

萌生怪物擾人或是與人爭鬥，這個時期之後的怪物開始漸變成有人性的情節，而

人與妖怪間雖然不是同物種，但是心理層面的交替雜染下，人與怪物的混合也就

跟隨著更多相似之處，在這個當時環境會有著相近的狀況，在鄭志明老師的〈搜

神記的生命觀〉中也有這樣的觀點，其文如下： 

受到當時文化生態的影響，面對著民間層出不窮的靈異與神祕的宗教文

化，…認為這些鬼怪傳奇的背後也具有著民族世代生命的寄託與象徵。1 

                                                      
1 鄭志明，《中國神話與儀式》，(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2009)，頁 405。 



 

 
 

在華人的心理也有著，對生命的期望，而怪物的內心也有想要變成人的欲望，

人和怪物的模糊了相互之間的界限，而人的心理之中也不時藏著妖怪，不時的

出現在人的生活中，這個關係也在善惡之間的隱喻下，將人闇黑的一面，形容

如妖怪般的狂野，人與妖怪心理交替使用，也就將人與妖怪拉近了距離，而不

會如剛開始的故事，總是人與妖怪互相爭鬥，這個改變更是將日後的妖怪故事

中情節轉化成人與妖怪可以共存，不會將妖怪非得除之以免後患的心態，進一

步人與妖怪能共存於同個空間，這個轉變也不乏有神的出現來點化妖怪的情

節，也不會將妖怪除滅，這個關係也就更趨近宗教對於教化的要素，也拉近

人、妖、神三者的相互關係。 

 這個演化到後宋、明之後，除了教化之外，還可以轉成神祇受人的香火供

祀，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人的心理產生的影響，因為除了改過向善之外，還可

以洗心革面，去做對社會大眾有益之事，這個轉變不只是妖怪的整個形象大

改，也寓意人的問題，雖然過去種種的不對，只要徹底懺悔，從頭做起，並且

有益於社會之貢獻，還是可以轉化過去不良的身份，到現今的社會都有這樣靠

著宗教的力量，將壞事做盡的人，度化其浪子回頭，改變成為有助社會之人，

所以妖怪的整個變化圍繞著人的心理層面，而且宗教的適時機緣也就改變了整

個人與妖怪的變化，因此宗教的神話與妖怪的關係更是相連，因此連結人的心

理轉變，宗教的教化也就隨著妖怪的變化，相互產生對人的影響，也由此來探

討妖怪更深的意涵。 

二、神話的妖怪 

 從中國的先秦時期，對於妖怪這個名詞的定義，仔細觀察並沒有這個物

種，以《山海經》來說，應該這個神話中的各式怪異的動、植物，因該算是外

國的奇特生物，並非在中土出現，以現代的觀點，只是他方特有的生物，不能

稱做是怪，由於本土因氣候或是環境不能有產生出的動、植物，應該算是生態

學的介紹，在鄭志明老師的研究中，對於《山海經》的是於對神靈或是精怪的

崇拜，其著作《中國的神話與儀式》中，對其崇拜有下列意義： 

根據《山海經》發現當時的崇拜活動主要有三種趨勢，第一：自然崇拜

逐漸在沒落，第二：至上神崇拜有整合與興盛之勢，第三：精靈崇拜依

舊是流行的大宗。
2
 

 從這定義上，《山海經》對於精靈是在於崇拜，還是與人有隔閡，也未有驚

恐擾人的情節，大多在於形容生物的外貌，存在敬畏的心理，整個先秦時代的

記錄，也並非對這精怪有極其厭惡的感覺，因此對妖怪的定義一直到了魏晉時

期的《搜神記》干寶將妖怪下了定義，其文如下： 

妖怪者，蓋精氣之依物者也。氣亂於中，物變於外，形神氣質，表裡之

用也。本於五行，通於五事，雖消息升降，化動萬端，其於休咎之徵，

                                                      
2 鄭志明，《中國神話與儀式》，(台北，文津出版有限公司，2009)，頁 25。 



 

 
 

皆可得域而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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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所說的妖怪已經開始有塑形的產生，依其精氣所去附著之物，而且氣亂而

非平順，可想而知這個怪物的基礎已經有了來源，詳細的看後段文字，用五行

這個概念來鎖定怪物的結構，因為五行為木、火、土、金、水，在中國的觀念

之中早已經將這五行視為本體論的概念，是存有而非虛無飄渺，這個觀念有了

條件限制之後，很明顯的將鬼與妖做了區隔，不再將鬼歸於同一個界線內，也

因為如此妖怪就有了外在可以具相的形容，其後展開各種各樣的妖怪也就具實

體相了；反觀鬼的形體，就是人死之後的產物，而無妖怪的多樣性。 

 整個的妖怪具有了外在形象後，對於妖怪的變化從早期的半人半獸的形

象，從魏晉之後開始有了人形的產生，這個人形的概念，也就逐步的與人接

近，不難想像妖怪的對於人的假想，進入人類社會的開端，很多的故事採取受

的形象或是物的形象，以能言惑人或是產生驚恐，然而都沒有比人形來更讓人

緊張，《搜神記》的〈裸身山都〉這個故事，內容看起來並無駭人的地方，其內

文如下： 

廬陵大山之間，有「山都」，似人，裸身，見人便走。有男，女，可長四

五丈，能嘯相喚，常在幽昧之中，似魑魅鬼物。4 

這個故事看起來像似另類的生物，只是像人而且裸身的特徵，最後的一句似魑

魅鬼物，應該是好像，但是不確定此物到底是妖還是人，這個「山都」一直在

後面的時代中討論都有出現，現代的林美容老師在《魔神仔的人類學想像》這

本書中都還在討論，而且整個文獻整理後，是屬於未開化或是尚未有文明的人

種，而整個條件判斷出，未必是妖怪，具體的呈獻也沒法斷定，其文中提到： 

從許多方面看來「山都」與山魈很像，同樣間雜了人、鬼怪、動物等諸多

特徵。5 

主要的是整個歷史上歷經很常的時間，對於妖怪像人的事，每個時代都會討

論，當然很多的想像空間，一方面想去證明是人，另一方面也會想證明為妖

怪，在人類的好奇心驅使下，人與妖怪的感覺，總是有層紗隔離，看起來已經

找到了，事實上卻又虛無飄渺，根本無法證實，在這情形之下所延續出的故

事，就越來越像人，即使妖怪是各種生物產生，有志一同的都想幻化人形，這

個角度的看法上，妖怪所想要的欲望也就隨著時代的變化逐漸加進來，若是說

妖怪想要如何，不如說人想要妖怪如何，這個問題在袁珂的《中國神話史》中

提到了這個情形，其文如下： 

  過去研究神話，每說“神話是不自覺的藝術加工。”是的，記錄中比較 

  接近原始狀態的神話，那是不自覺的藝術加工。但是，已有相當數量的

神 

                                                      
3 干寶，黃鈞 注譯，《新譯搜神記》，(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頁 179。 
4 干寶，黃鈞 注譯，《新譯搜神記》，(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頁 447。 
5 林美容、李家愷，《魔神仔人類學想像》，(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4)，頁

25。 



 

 
 

  話，在我國的文獻記錄中，是進入了半自覺加工的過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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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這個所謂的加工，內底的問題是要開始進一步將宗教的條件加入，在

此之前並不對妖怪有何功能性，大多是擾人或是迷惑人心的作用，而且魏晉時

期的妖怪並無法術或是強而有力傷害人類的絕技，如此一來人類反而可以主動

出擊將妖怪制伏，或是常態之中就將妖怪消滅，也沒有特殊的法寶或是法器，

這個方向的事可以確定的，在《搜神記》中的〈宋定伯賣鬼〉7這一篇裡面說的

故事，人能騙鬼之外，還利用鬼怕人類的唾液，將其鬼化為羊，還把羊賣到市

集換錢，這個條件說明了，常人也將妖怪或鬼輕易的消滅，在這個架構下也形

成當時的特點，在秦娟的〈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的妖怪形象及其文化意蘊〉

這篇論文中將這個現象歸納成四點： 

 〈一〉能幻化為“全人”形態 

 〈二〉功力還很低下，凡人往往就能將之制服 

 〈三〉能夠假託人形，以眩感人目，具有了媚感人的手段和狡猾的特性 

 〈四〉類型多元8 

有了這個開始，整個妖怪的進化與形變，就非常得清楚，從這方向出發，很多

的對妖怪的看法或是傳說，也跟著人類一起存在同一個空間，畢竟妖怪還是介

於人神之間的物種，沒有人情感，也沒有神的聖性，因此處於的地位，還不算

是高，但是魏晉已經有佛教的傳入，此時與本土的道教也面臨了需要競爭的情

況，這個也是引發妖怪更具人形與感情的延伸，人與妖怪的關係，也因為宗教

的問題，起了很大的變化，如此一來再隋唐的展開也就更加豐富多元了。 

三、妖怪的感情的變化 

 這個感情的變化，也是妖怪最重要的進化，由於前述的妖怪形容並不是聰

明慧黠，反而都被人類斬殺，這個情節漸變之後，妖怪開始模仿人的舉止，學

習人的感情，而這行為被人的傳說加入，因此妖怪的會有想要當人的欲望，從

各種的神話傳說中，在魏晉之後的妖怪神話中進入了有人類的情感的因素，更

進一步到了隋唐的傳奇、志怪小說的產生，已經將妖怪與人的關係，也逐步的

拉近，這現象的產生也由於佛教的傳入，將很多元素混合中國原來的架構，所

漸變的妖怪新的方向，而這個情形在袁珂的《中國神話史》中也提到了這個情

形，其文如下： 

唐是在隋的本來就繁榮的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一個大國，………唐代

的傳奇文，便是在這種形勢下接受了外來文化的影響而發展興盛起來

的。其中印度、波斯、阿拉伯等國家的影響，尤為顯著。但且接受影

響，均不是生搬硬套“全盤西化”，而是採取像魯迅所說的“拿來主

                                                      
6 袁珂，《中國神話史》，(中國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頁 192。 
7 干寶，黃鈞 注譯，《新譯搜神記》，(台北，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96)，頁 563。 
8 秦娟，〈魏晉南北朝志怪小說中的妖怪形象及其文化意蘊〉，(淮海工學院，社會科學報，第

三   期，第六卷，2008.5)，頁 61。 



 

 
 

義”的方法，拿它過來，溶解消化，成方我們自己身上血肉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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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中可以很清楚的了解這個結構有了外來因素的加入，很多原來沒有的情

節，已經在外來的故事或是傳說給置入在中國，而這個方向並沒有全套的放

入，而是溶解後再化做本土性的傳說神話，最重要的是，此時的宗教傳入了大

量的南亞、中東與西域的故事傳奇，這個方向一直影響到後面幾個朝代的妖怪

故事的發展，而這人、神、妖怪的三者，有了連結性，傳說中的妖怪的顯透

性，也漸漸浮出現形、幻化的情節，並且神、佛也逐漸加入故事中，這一個展

開，有了壓制妖怪的的厭勝的角色，這個情節的也隱喻出善惡有報，終有收服

妖怪的神佛，這個改變人的收妖情節也就漸少，就算出現人的收妖情節，大多

是靠著神佛的幫助，整個轉變人類是等待拯救的情節，這個與救贖的故事也逐

漸加入。 

 而在這種情節在《古鏡記》裏的故事，就將這個情節加入，而其中的人也

處在使用「他力」的除妖，而非「自力」的除妖，這個差異性就將神佛置入故

事，要仰仗神佛的威神力，或者是神佛法器來除妖，而相對的人的角色就跟著

轉變，因此在《古鏡記》中角色，人、鏡(法器)、妖三者在故事中存在，而鏡

(法器)藉由人的持有，發揮了照妖功能，而妖的最終現出原形，是鏡(法器)的度

化抑是降伏妖怪，最終妖怪死去，這個情節上妖怪會答話了，而且說出妖怪的

哀怨心情，想要換化於人，最後還是不能如願，這《古鏡記》中描寫出妖怪的

無奈，節錄其文如下： 

  鏡的來由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

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四方外又設八卦，

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 

  鏡的功能 

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

鵡。……既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 

  妖的終言 

度登時為匣鏡，………此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

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不必傷。何為眷戀，守

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為老狸而死，一座驚歎。
10

 

這個情節很清楚的將三個核心都清楚表達，鏡(法器)代表了神聖性的物品，可以

光照妖物使其現形，而將人的角色定位被保護者的位置，這在宗教上的意義，

是人需要神佛的保護，而信仰者的內心的力量也就寄託在這面鏡子上，喻涵出

整個宗教的介入了人與妖的關係點，鏡是需要人的使用，否則這面鏡子就沒了

意義，這也是宗教的本質性，這裡可以理解出人與宗教的關係是如此緊密關

聯，在呂大吉的《宗教學通論》中的點出了這個問題： 

                                                      
9 袁珂，《中國神話史》，(中國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頁 196。 
10 魯迅 校錄，〈古鏡記〉，《唐宋傳奇集》，(魯迅全集出版社，1941)，頁 15~16。 



 

 
 

從科學的宗教觀來看，所謂神，實質上不過是人把自己的本質和屬性加以

異化的結果。11 

所以在這個條件的了解，人跟神是這層的關係，而這妖的加入之後，可以視角

不同得去看待事物，有時這個妖怪就成為人的暗面的代替，與神的異化也有相

同的情形，這與人假設的善惡，有了兩面的投射的方向，如此一來妖怪也就順

理進入了宗教的聯結，很多的妖怪並非有惡的性質，但是因為神的存在，也就

會被推到與神相反的方向，人在這裡也是從內心變成要站在神的善性上來看

待，與妖的關係很多都是處在被害者的角色，這一點人類也知道，並非妖都是

惡性，但是妖就不是神，這一點也是很清楚的。 

 而人類的惻隱之心也會透過與妖怪互動中產生出來，而妖怪的也會與人類

的行為模式中產生相對的情感，也因為如此妖怪變的有感情的因素，對於人類

的內心產生出模仿，而這種的模式也在人對神的感受中，有種渴望成為神的希

望，看似不同的位置，卻又有著同樣的路徑，因此妖怪傳說到了隋唐的轉變，

有了人與妖之間互動，還可以飲宴甚至到談感情的地步，這個影響後面時代產

生的人與妖之間的變化，也有很多的妖怪故事在民間的歷經幾個朝代的改寫，

創造出非常具人性化的故事，而妖怪的逐漸的轉化成可人可妖的生活，而且對

於人類心理模式的七情六慾也有了掌握，這個方向開始了人與妖怪的生活感情

會有交集，不一定要吃人或是吸取精氣，換之而來想要結婚，這個情形也就多

在傳奇中出現，以唐朝的《廣異記》中的〈楊伯成〉篇中的故事，狐狸還是天

上來的，強娶民女，最後被道士收伏，這個故事已經開始人與妖怪間的變化，

加上道士的捉妖，也就將這個情節推上了另一個改寫的契機，其文如下： 

道士呵曰：「老野狐敢作人形。遂變為狐，異常病疥」。道士云：「天曹驅

使此輩，不可殺之。然以君故，不可徒爾。」以小杖決之一百，流血被

地。伯成以珍寶贈饋，道士不受。12
 

這篇故事有個很重要的起點，關於這個妖怪有著「天曹驅使此輩，不可殺

之。」的權利，也就是說神明所用之物，不可以消滅，然而過去的道士斬妖除

魔的做法在此行不通，要保留此妖的性命，這個轉變也將人、神、妖的三者關

係，開始了神與妖有連結，而且之間的關係甚至為主從，如此一來這個妖也能

通天，因此影響日後的妖怪的功能與設定，也有很大的契機；在這個故事還有

另一個啟示，妖怪想要結婚，是仿造人類的婚姻禮俗，不再是搶了就走，這個

通於人性的情結，也就將妖怪的層次分別出來，唐代開了先期條件，日後相關

的妖怪故事也就相對的加入更有感情的變化；對於宗教的加入，似有個開始，

用妖喻人的道理，而妖的通人性，也就展現出與人受到相對的待遇，不會因為

妖怪就要被人消滅，只要不做錯事，妖怪不擾人畜，也就不會產生責罰，這個

教化的意義，跟人的世間法律相似，人不去違反法律，自然法律也不會去處罰

人，這個觀念也就合乎了整個世俗價值，也因為如此更多的妖怪故事，就以此

                                                      
11 呂大吉編，《宗教學通論》，(台北，恩楷股份有限公司，2003)，頁 6。 
12 戴孚 撰，〈楊伯成〉，《廣異記》，(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199。 



 

 
 

展開，這也是加重神的公正客觀性質，從以前妖怪只是顯像，被人類稱奇，到

了唐朝的傳奇，已經開始了另一個相貌得呈現。 

 以上的傳奇開了新的方向，更是將後代的妖怪故事啟發出人性的另一面，

而妖怪的故事更牽扯出接力創作，以及故事劇情的轉變，而這故事最有名的就

是「白蛇傳」，這個故事的整體，也是將人、妖、神三者互動的關係連結起來，

更是將民俗的節慶為此故事的劇情，影響華人至今，可以堪稱具有民俗影響力

的故事，先從故事發展的啟步來看，這篇故事對象人、妖、神三者兼備，整個

情節從宋朝開始一路流傳到清朝，原架構的故事也一直改寫，到現代我們所看

的版本，已經離原著有差異了，在蘇州大學的李斌《“白蛇傳”的現代詮釋》

博士論文中，將整個開始與改寫有清楚的說明，其文如下： 

宋話本《西湖三塔記》是“白蛇傳”的發軔之作，明末馮夢龍編著的

《白娘子永鎮雷峰塔》標誌著“白蛇傳”的基本定型。乾隆三年（1738 

年），黃圖珌的《看山閣樂府雷峰塔傳奇》問世，黃圖珌將“白蛇傳”改

編為戲曲，促進了“白蛇傳”的傳播。伶人陳嘉言父女編寫的梨園抄本

《雷峰塔傳奇》與黃圖珌的不同，作者對白娘子的形象加以美化，對白

娘子的命運報以極大的同情，渲染了白娘子對許宣的堅貞愛情，增添了

白娘子生子得第、受封升天等情節，對“白蛇傳”的進一步發展、傳播

做出了重要貢獻。13 

而這個起源的說法更有人推到唐朝就有的故事雛形，不難發現人對妖怪的轉變

除了前述的人性加入妖怪的故事傳說，另一個方向就是宗教的介入，整個故事

情節的發展，也就不難看出這個轉則，一方面也在這個故事的變化下，更影響

了以後各個朝代，對於妖怪故事處理，也可說是妖怪除了人性的加入，還有助

人的心理，以及做錯事懺悔的表達，這個跟人心理相通，而且妖怪皆有著神

通，雖不如神祇，但也足以影響改變原有的事物，這個說來，將宗教的教化已

經潛移默化的滲入，而神的角色也從藉由道士、和尚的間隔，變化成直接處

理，這個變化逐步加入後面故事的產生。 

 從馮夢龍的《警世醒言》第二十八卷的〈白娘子永鎮雷峰塔〉的故事中，

最後交代來處，以及最終的處置，整個故事說明妖怪的想法，其文如下：   

  出處的來由 

禪師喝道：「是何業畜妖怪，怎敢纏人？可說備細！」白娘子答道：

「禪師，我是一條大蟒蛇。因為風雨大作，來到西湖上安身，同青青

一處。不想遇著許宣，春心蕩漾，按納不祝一時冒犯天條，卻不曾殺

生害命。望禪師慈悲則個！」…… 

  降妖的作法 

禪師道：「念你千年修煉，免你一死，可現本相！」白娘子不肯。禪師

勃然大怒，口中念念有詞，大喝道：「揭諦何在？快與我擒青魚怪來，

和白蛇現形，聽吾發落！」須臾庭前起一陣狂風。……… 

                                                      
13李斌，《“白蛇傳”的現代詮釋》，(江蘇，蘇州大學博士論文，2010)，頁 14。 



 

 
 

  最終的處置 

禪師將二物置於缽盂之內，扯下相衫一幅，封了缽盂口。拿到雷峰寺

前， 將缽盂放在地下，令人搬磚運石，砌成一塔。後來許宣化緣，砌

成了七層寶塔，千年萬載，白蛇和青魚不能出世。…… 

 

惟有許宣情願出家，禮拜禪師為師，就雷峰塔披剃為僧。修行數年，

一夕坐化去了。眾僧買龕燒化，造一座骨塔，千年不朽，臨去世時，

亦有詩八句，留以警世，詩曰： 

祖師度我出紅塵，鐵樹開花始見春。 

化化輪回重化化，生生轉變再生生。 

欲知有色還無色，須識無形卻有形。 

色即是空空即色，空空色色要分明。14 

這個離我們現代所聽的〈白蛇傳〉有些許不同，而這個也是證明後世的人，加

工故事改寫，很多情節加入，但也不影響原著的基本性質，其中的過程大致上

分成了三個段落的陳述，而人、妖、神三個情節也分別都在這最後段落有了解

釋，我們分別討論： 

(一)妖怪的感情 

在這個故事最後白蛇說出了自己為什麼要這樣做，原因很簡單妖怪有人性的感

覺，會生愛慕之心，然而妖怪卻要化成人形才有辦法跟人談感情，照著白蛇的

說法「春心蕩漾」這個與世俗所悖離的心態與人無異，那也表示著妖怪也受到

世俗禮教的觀念，對於男女婚姻需要長輩做主，合乎禮法才能定其終身，這個

故事人性的結構，將人與妖的情感處理上，其實與人的觀念無異；當時的社會

結構的觀念，即使不是妖怪，想要自主的私訂終身，換來的譴責或是韃伐，以

當時時代或許就不是像妖怪一樣被鎮在雷峰塔下，嚴重一點性命消殞，永世不

得翻身，這樣子的情節推論妖怪的轉變人性很貼近當時的社會，所以妖怪的人

性化也就合理了。 

(二)人對宗教的依靠 

這個故事的主角許宣最後被度化出家了，這個在當時社會情節的結構，多少婚

姻不能有結果的人，黯然自傷看破紅塵，選擇出家做為了結，這個多年的社會

現象，也影響後世的人，至今還是有人情傷之後黯然出家，不乏其例，換個角

度來看，這個情傷的劇情，藉由人與妖的表達，去看到宗教對於這類事情，產

生出濃厚的宗教意境，藉由這個因，達到放下的果，還可以證得佛果，了悟無

生，這個在教化人性的愛欲有著很大的啟示，正因為如此，這個故事的形容，

把宗教的意向給融入其中，無論是人還是妖，都要有這禮教觀念，還要一起遵

守，若是犯錯了要真心悔改，最後終得救贖。 

(三)宗教的介入 

                                                      
14馮夢龍，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鎮雷峰塔〉，《警世醒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頁 1119。 



 

 
 

由於整個妖怪的故事需要有審理或是判定的人，而這時宗教就要扮演公正客觀

的角色，人與妖的迷惘，靠著宗教的角度去審思，或許也是這種人、妖、神三

方的很需要的出現的解決問題的方法，當時架構道教算是興盛的，換做法海禪

師這角色變成任何一個道士，處理的原則也會如劇終那樣，有關佛、道的貶

抑，不在這裡說明，而其中這樣類形的故事，也都會在最後顯出善惡有報、天

理昭彰之類的說明，在這個宗教的教化意涵，也就揭然顯現，除了勸善之外，

還有合乎當時的禮法，在這些脈絡之下，都被逐一加入故事的情節，在這篇最

後的許宣留下警世的法偈，完全是證道坐化前的模式，也就代表著許宣經過這

些事，也洗心之後的證明，那就教化有成；反觀白蛇這個妖怪就壓在塔下千年

萬載不得出現，而這個層面又有著宗教的另類說法，因為妖是從蛇而變修煉千

年，畢竟還是蛇，在六道的觀念，人身最難得，所以許宣悟了坐化去了，而白

蛇還要很久才能脫離，這個完全是宗教的置入後的情節，並也加深了人、妖、

神的關係。 

 最後是將妖怪的人性化有了頗多的加入，不難想像這個故事情節只要接力

下去創作，人性的完美無論是狐、蛇最後都會有個圓滿的結局，因此《白蛇

傳》的劇情改變到最後，白娘子生的小孩長大後考上狀元，將壓在雷峰塔下的

媽媽接出來，全家大團圓的劇情，這個已經是到清朝以後的故事了；但是這個

故事很清楚的呈現是人與妖殊途，不能結合在一起，而宗教的神道就是要將俗

世的不明確轉成正常而又明確的功能，這也是妖怪的故事一直的進化，讓人性

一直加入情節，所要形成不止於故事中的妖怪，其實更對應著人的內心與反社

會的改正，與其說故事的內容引人，不如說就是指著自己內心，才會如此寫實

在劇情之中。 

四、人對妖怪的心理反射 

 從故事的進化，除了人性之外，妖怪得最終還是妖怪，而在宗教的轉化下

有開啟了更新的一面，因為妖怪的法力低於神祇，雖然可以興風作浪為害人

間，只要在神的度化下，而最終的殊途同歸的理論，對於這妖怪的傳說，除了

悔改過去，開始會助人，長期下來的結果，還有機會成為神明的護法，常享人

間祭祀香火，這個觀念上依照人性的說法，浪子回頭也是好事，而且對於洗心

革面的人，還是抱著接受回歸正常社會，宗教的想法上也會有這一點想法，少

一個妖怪作亂，多一個護法，這個形式上的理由，人、妖、神都可以接受，而

前所述的妖怪大多被制伏，處置下場多為終身監禁，這個思維上並沒有對改過

向善的妖怪有任何機會，於是乎要合於人性的情節，就開始有了變化，而且從

含蓄的給予機會，最終走向可以位列仙班的位置，而這妖怪與宗教之間更加緊

密的結合。 

 這個過程也是漸變而成，「改過自新」一直在華人的道德思想上有一定的份

量，這個改過之後的救贖，該有如何的去做，這也是人、妖、神之間的問題，

從明朝吳承恩的《西游記》中妖怪大多從天上的神仙所配的座騎或是從物，這



 

 
 

些原是仙的的動物下凡來作怪，最後又被原飼主領回，而這一類的故事很多，

也有少數的妖怪被處死，在《西遊記》的二十七回的〈屍魔三戲唐三藏 聖僧

恨逐美猴王〉、五十五回中的〈色邪淫戲唐三藏 性正修持不壞身〉、六十一回

的〈豬八戒助力敗魔王 孫行者三調芭蕉扇〉15故事中的妖怪被剿滅，這個就

比較少見，其他大多與天界有關係，被領回去改過向善，或是贖罪立功，這個

因素就開始影響後面的妖怪故事，在鄭志明老師的《中國社會的神話思維》中

對於人、妖、神的看法有更深入的看法，其文如下： 

  《西遊記》的精彩之處，在於深入到各種宗教之中。16 

 

深入到各個宗教，也就是宗教的內容產生的神話將妖怪連結更合理，這個變化

透露出，妖怪的本體也是可以不用過去方式，用「亂氣成精」的說法，只要跟

神連結，許多的是未煉成仙的獸或是精，因為一時的欲心迷惑下凡作亂，但是

誠心悔悟還是可以上去仙界，這個架構下，往後的妖怪故事情節，就多了妖怪

成仙的開端。 

 從宗教的角度上，這一類型的精怪、妖怪在這架構下很多地區的傳說都會

漸變成仙的方式，而且時代流轉三、四百年，就從妖怪的身份轉成香火祭祀的

神尊，這是我們所熟知的媽祖故事，這個從宋朝時期被朝廷聖封的媽祖，相當

多的收妖故事，相較於其他的神祇也有收妖，就沒有媽祖的流傳廣大，也因為

清朝已經將媽祖封為天后的關係，自然這個故事的強度與官方的祭祀，成了互

助的條件，對於明、清時期，華南沿海在北方人的眼中是塊「南蠻之地，化外

之區」，難得有在閩南的莆田出了一個被皇帝封聖的神祇，相對的所有異相、神

蹟都會加上很多的故事，不難想像媽祖收了妖，並無消滅，還會感化其心，改

過向善並且為媽祖所用，還有兼具助人護佑百姓，這個也是妖怪轉變最大的一

次。 

 而這個轉化的角度，也就在這神話故事中展現，或許人類對於妖怪的恐懼

轉化成與人共存，最後在宗教的條件之下，成為人類的保護者，這個變化也反

映出另一個常態，除了改過向善之外，也希望改過之後能對社會做出貢獻，這

個理由也在人類的日常中出現，很多的心理反映出，有些人類的惡還是需要神

的感化，從這個妖怪的出現，可以分成現實和內心兩個層次，都需要藉由被降

伏後，懺悔過去所做，最後洗心革面，完成救贖，這個方式在媽祖的《天妃顯

聖錄》中都具備這個條件，在其中的故事雖然大致上相同，可是反映在人的心

理層面卻有著不同的結果，這個也是轉變之中最獨特的地方。 

 從《天妃顯聖錄》的收妖情節中看出，看似三個情節相同，可是內容卻隱

喻初不同的觀念，這個在神話故事的妖怪也出現了層級上的觀念，首先來看千

里眼與順風耳的故事，這個是在媽祖的收妖情結上首先初現，然而這個位階算

                                                      
15 吳承恩，《西遊記》，(台南，世一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頁 308、641、708。 

16 鄭志明，《中國社會的神話思維》，(台北，谷風出版社，1993)，頁 124。 
 



 

 
 

是最高的妖怪，可是卻在故事內容標題有了「神」，這也是其中的奧妙，其文如

下： 

   降伏二神 

先是西北方金水之精，一聰而善聽，號「順風耳」，一明而善視，號「千

里眼」。二人以金水生天，出沒西北為祟，村民苦之，求治於

妃。……………二神躲閃無門，遂拜伏願皈正教。時妃年二十三。17 

從上面文獻之中很清楚了解，千里眼、順風耳的原來身份是金水之精，而這個

妖怪的條件也符合《搜神記》對妖怪的下的定義，也就是本於五行，這個算是

純種的妖怪，也作祟於人，而在日後被媽祖收伏歸於正教，這個情節上也符合

了改過向善的理由，最成為媽祖駕前的得力助手，由這一點的關係可以知道，

妖怪的改變，降伏於媽祖，也能幫助媽祖救民之苦，這個在〈澎湖神助得捷〉

其文如下： 

又是日方進戰之頃，平海鄉人入天妃宮，咸見天妃衣袍透濕，其左右二

神將兩手起泡，觀者如市。及報是日澎湖得捷，方知此時即神靈陰中默

助之功。18 

在這段的敘事下，兩位將軍也有參與幫助的故事，這個行為也從作祟的妖怪，

轉化成幫助人的神祇，這個行為的轉變也就跟前述的概念相同，進而協助媽祖

去幫助萬民，或許在人的心理反射上有對應這個問題，不光是改過而已，進一

步能遷善之後還能幫助別人，在這個故事的有隱含出另一個問題，神威顯赫之

外還是在這兩位將軍的工作，也有牽扯出護國佑民的觀念，很顯然又是人的心

理給映射在兩位將軍的身上，其實在隱釋之下，也希望敵對陣營的人，能夠改

邪歸「正」，給與歸降的人，給於金銀財寶或是土地，減少傷亡早日結束戰爭，

這個也是為什麼要將兩位將軍的身份牽出，讓有共同信仰的神明出面，讓戰爭

成本減少，原先是改過向善，協助民眾，最後消弭戰爭，這種功能性完全有著

人類的期許，因此有這些功能也就不意外。 

 而另外的三位妖怪在《天妃顯聖錄》中的被降伏後，列為水闕仙班，雖也

轉妖為神，為水神類的保護神，從內在文獻看到的情節，晏公、嘉應、嘉佑都

是在 

江海作亂的妖怪跟金水之精在陸地的妖怪完全不同，因為這個層次上妖怪在海

的位置，都很明顯主要的是列為仙班之後卻沒有如千里眼、順風耳兩個的功

能，這也是在妖怪故事中很深層的意念，先看其中內文： 

  收伏晏公 

時有負海怪物曰「晏公」，每於水中趁江豚以噓風，鼓水妖以擊浪，翻

溺舟楫，深為水途大患。……………始懼而伏罪。妃囑之曰：『東溟阻

險，爾今統領水闕仙班，護民危厄』。由是永依法力，為部下總管。 

 

                                                      
17 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輯，《天妃顯聖錄》，(台北，台灣銀行，1960)，頁 20。 
18 同 15 註，頁 45。 



 

 
 

  收伏嘉應、嘉佑 

時有二魔為祟，一曰嘉應，一曰嘉佑；或於荒丘中攝魄迷魂，或於巨

浪中沉舟破艇。………………遽悔罪請宥，並收為將，列水闕仙班，

共有一十八位。凡舟人值危厄時，披發虔請求救，率得其默佑。19 

這個問題的所在，雖然是妖怪，還是被分階級的觀念，一樣便成了神，還是有

高低，看來這些寫妖怪故事的人，加工之中還把社會得階級制度給帶入，這個

一來讓人類的社會與妖怪的相似性，更加的符合，然而前面所述的改過向善是

給人類看到一面，另外一面卻是統治階層的希望，這個事實在前述的千里眼、

順風耳的故事，看到為誰而戰、為何而戰，戰勝者所表達出是站在正義的一

方，如此一來這個故事人為的操作之下，也就更傾向需要造就故事的內容要符

合需求，再則這個階級上的變化「晏公」成為水闕仙班的總管，在《三教搜神

大全》中，這個對於江海的水神，成名甚早，無論《天妃顯聖錄》中形容為

妖，也不減其威風，而同為水神的媽祖，也藉由這個轉變，將其形容為妖，後

來降伏於媽祖之下，這個轉變跟現今的社會，是否有相似的情節，所以晏公的

身份是這樣，當仙班的總管，這個就不足為奇了。 

看到嘉應、嘉佑兩位是水陸二棲，嚴格說來還是妖怪，而這妖怪在《天妃

顯聖錄》中內文有一段「嘉應不知為民間美姝，將犯之。」將媽祖當做美女，

動了色心，這段故事跟前述的狐仙或是白娘子，有著相同的問題，人的欲望在

妖怪的形容上，有更加驚悚，可是換到人的身上，也是犯著相同行為，被形容

成禽獸不如，這個情形人類有過之而無不及，可想而知在禮教的社會環境下，

妖怪一樣在人類的心理反射上，有著一樣的約束，因此嘉應、嘉佑在這個氛圍

之下，只列仙班，也算是有警世作用，有了這個必然，就將收妖之後的安排，

會有如此階級的分別，或許這個故事的內容，讓人體會出妖怪的改過向善，一

直是正面意義，但是要將其中的分別不著痕跡的留下，也就是神話故事一直圍

繞人類生活的社會現象，精心的設計也就看出妖怪是人類惡的一面，那善的一

面就歸於神了。 

五、結論 

 整個中國神話的故事中，對於人、妖、神三者之間的處理，都有著與時俱

進的變化，由其宗教的神話開始了人對妖怪的關係，由其中國從東漢末佛教傳

入，加上本土性的道教，這個變化因素，將妖怪的形容從與人相處，到轉化為

神的歷程，可以算是人受到宗教觀念影響下的變化，而人的心理也是從對妖怪

完全陌生，到與人相近，這個心理又是將其反映在妖怪身上，所以妖怪算是由

宗教轉化出人性的另一面，而人的想法都是希望有錯能改，改過遷善之後進而

做出對人群有益之事，這個三者關係可謂是一體而行，缺少任何一個環節，都

不構成另外兩者的存在，因為如此更多的神話伴隨著宗教，逐漸形成勸人為善

的觀念，而這觀念正也是中國長久以來的價值觀念，因為如此的想法，跟著宗

                                                      
19同 15 註，頁 21，24。 



 

 
 

教的教化理念相同，有了這個觀念，很多的民間的信仰也隨著加入，而整個華

人所在的地方，除了神的多樣、多元之外，妖怪的故事也跟著豐富起來；時間

的巨輪也向前邁進，在未來的時光裡，人、妖、神三者還是會創造出更符合現

代心理所趨向的故事，未來的人或許看著我們的故事，而又創造出更新的妖

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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